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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尚女性的旁注
■ 1991年秋 伦敦

（待续）

（一）
潘青来到一间华丽的卧室，巨大的

枝型吊灯把那间卧室照得雪亮，只是灯

光有些像太平间里的紫外线，房间的四

壁及窗帘都十分漂亮，里边没有任何家

俱和陈设，地上却雪白地铺了一张巨大

的白布。一眼即知的是，屋子里墙上的

华丽和地上的清冷显得有些不相适宜。

所以，看地上的那张巨大的白布时，平

白地就让人会联想到太平间那些死人身

上裹着的白布。而墙上却散发出来一

种十分不协调的人间幸福家庭的温暖气

氛。

潘青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些古怪和毛

骨悚然，又感到沉重而凄凉，他站在那

里遐想得有些走了神……

上面是活人，下面是死人？

上活，下死？

上面是活人的天地，下面是死人的

地天？

怎么两种那么截然相反的感觉在一

个地方，一间房间里？

该不是来到了什么西班牙达利的画

室了吧？

或者说，是在什么梦中？

“唏--噗呃……唏--噗呃……”

什么？什么？潘青正在纳闷时，突

然就听见不知什么地方有些鼾声大作的

声音传了过来。他感到声音是从窗外传

来。到窗口拉开窗帘，外面却是一个舞

台，就是美国画范德林（Vanderlyn ）

那幅阿里安德妮睡在纳克索岛上的背

景。然而，画里的阿里安德妮却不是像

潘青家里他自己卧室的墙上挂着的那幅

大幅油画，在那幅画上，阿里安德妮是

侧着身子仰面朝天赤裸地躺在林间的草

丛里。她不是那样，她却是非常sex地

屁股朝天，侧身躺在一床供舞蹈演员练

功用的海绵垫子上。由于sex的引力，

他准备翻窗而向她扑将过去了！

潘青正准备去翻窗时，他却突然又

听见，巨大的鼾声分明是由室内发出

的。他再掉头看时，竟然看到墙角边上

睡着一个女人！她身上盖着一床雪白的

被单，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是她的微

微凸起的胸部，和她的脸虽用白布裹住

了，但头顶却散乱着长长的头发。

潘青过去推醒她，因那鼾声让人感

到讨厌。

潘 青 过 去 抓 住 她 的 头 巾 一 扯 ，

咦——原来是老佛爷，怎么是她？！

她还那样安祥地躺在海绵垫子上打

鼾，也许她是快死了吧？很多人临死前

就是那样地昏睡到直至离开人世。潘青

用脚尖在她的屁股上轻轻撩了她几下，

她仍然是一动不动。不是在我面前装死

吧？想到她后来对自己是那么的无情、

冷淡，甚至是冷酷和残忍，他禁不住心

里火起。但是，他又想起她从小就时常

就把自己当她的儿子看待，晚上陪她看

文件时竟然一看就看到快天亮，更把自

己当她的那种人看待，晚上陪她看文件

时竟然就……

唉——我怎么就会在那个时候碰上

个她呢？

（二）
她时常就让他晚上到她的办公室里

去，和她并排坐在那张棕色的牛皮长沙

发上，当他爬在茶几上写东西时，有些

时候，她就伸出她的丰满白皙的手来摩

挲他的头皮。她保养得很好，近50岁的

女人，看上去还显得白皙而丰腴。夏

天，她常常穿短袖和无袖的浅色衬衣，

下面穿灰色的、浅蓝色的或者棕色的齐

膝的裙子，脚上穿浅色的薄丝袜配黑色

的、棕色的，有些时候是浅绿色和浅灰

色的皮鞋。当她在楼板的地毯上走来走

去的时候，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文件的潘

青，就时常走神地皱起眉头眯缝着眼睛

乜斜地瞟上她的脚几眼，他感到她的轻

言细语的说话声、翻文件的嗤嗤声，她

的裙子的沙沙响声，裙子下面一双白白

的、腿肚子圆圆的、在眼前晃来晃去的

双腿，特别是她身上一种淡淡的、混合

着体味的香水味，总让他沉浸在一种有

些高雅、暧昧和甜蜜的感觉中。

当她和他并排坐在沙发上，她又挨

得他很近的时候，她用手去摩挲他头皮

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就更加明显。

也难怪，她毕竟是解放前天津一个

大资本家的千斤小姐。即便是她那样的

年龄，当她穿着一件白色无袖衬衣，她

的丰满的手臂、隆起的乳房、风韵犹存

的身段和脸庞，都让一些男人看见她的

时候，会产生一些遐想。　

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长辈和晚

辈、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她

和他的父母又认识，所以，很长的一段

时间以来，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停

留在那样的状态上。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刚才说的，叫做亲近的，或者说亲

切的状态。

可是，就连潘青自己也没有想到，

时间长了，事情就稀哩糊涂地开始发生

了一些变化，亲切，就慢慢滑到另外一

种东西里面去了……

那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很深夜的时

候，潘青正在她的身边处理文件，她平

时总爱伸过来摩挲他头皮的手就又伸了

过来。一开始，潘青还无所谓地感到，

不过就是她惯常的动作罢了。还在穿开

裆裤流鼻涕的时候，她不就是也那样

吗？只是最近她那样做的时候，他感到

有些不习惯。

因为，毕竟是个大人了，再加上，

现在，她又是他的顶头上司，是上下级

关系。所以，当她用手来摩挲他头皮

时，他感到不单是不好意思，还觉得她

的亲切里面，好象掺进了某些变了味儿

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反正，反正是一

种有些不大对劲的东西吧！可是，究竟

是什么东西呢？潘青自己也搞不清楚。

说是亲昵吧，又还不大象。但是，她对

自己亲切、亲近、亲密，甚至于说是亲

昵，总比对自己不亲切、不亲近、不亲

密、不亲昵总要更好些吧！更何况，是

她把自己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提升到

校长办公室里来的。原先，自己不过是

一个默默无闻的助教。现在，作为一个

大学校长的助理，自己是何等样的光彩

和风头十足！看看，那个原来看见自己

总是一副正眼都不瞧的留校的校团委书

记苏莉，现在看见自己那副样子哟！

当然，潘青心想，老子心里就是不

服她苏莉的气，本人好歹也是大学里品

学兼优、才貌双全的一块料，三级跳远

还是破了八十年来校记录的运动健将

呢！班上、系上的女同学里面不是就有

人那样说吗：“潘青才是个美男子，1

米80的个头，胳臂上、腿上的肌肉一块

连着一块，站在运动场上，就跟雕塑

《掷铁饼的人》那副样子差不多！”毕

业之前之后，女孩子们的信件也是一大

堆，悄悄的也还在外面和好几个漂亮的

女孩子干过那种事情，还很少遇见一个

连个正眼都不瞧瞧本人的人。现在，偏

偏就碰上你这样的一个女人，什么原来

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留校后提到校团委

里去的专职校团委书记，哎——不过，

心里就是喜欢她，外语系的系花，高佻

的个头，走起路来白衬衣里的一对结实

的乳房随着她的青春焕发的脚步上下颤

跳，牛仔裤绷得紧紧的一对小屁股甩得

个溜圆，关键是她的脸蛋儿，长得确实

是漂亮！难怪那些日本高教代表团的男

士们一个个都要去和她照相，还说她的

样子长得多么多么地象这个那个的日本

女演员。这不是，现在每天中午到食堂

吃饭的时候，她都要故意过来和我嗲声

嗲气地聊上一阵子天，还把她的饭盒里

的菜拈到自己的饭盒里让自己尝尝，最

近还进攻得更厉害，有时就直接把菜捻

来喂在自己的嘴里，连旁边的几个本来

正在说着话的留校的年轻教师都知趣地

停止了说话，不好意思地假装没有看

见，低了头只顾自己埋头吃饭去了。前

几天，还说了好几次，说哪天要约我到

外面去看场电影。

当然，现在该轮到老子来卖卖关子

了！

天——你看，我现在不是好事连连

吗？这些，还不都是程阿姨，哦--程校

长给我带来的好处吗？所以，程阿姨摸

摸自己的头皮又算什么呢？不就是她那

次在公开场合向大家说的那样吗：

“你们看，青青这孩子，小时候就

让我抱过，现在你们看，他长成一个多

帅的小伙儿了啊！比我的……唉……”

说到了那儿，她的眼圈就红了，赶

紧掉头用手绢抹眼泪。大家也不敢说

话，就吱吱唔唔都找些理由散了场……

（三）
还是在文革的时候，潘青就听院子

里的大小孩说过她女儿的事情。她的独

生女儿程晓霞是在参加武斗时，被造反

派的对方抓住后枪毙的。据说，枪毙的

现场，是在一艘船上，那艘轮船停靠在

长江边上。当时被枪毙的一共四人。四

个人被用棕绳五花大绑捆住后，跪在船

舷边上，然后在岸上万头攒动同仇敌忾

的挥臂怒吼中，被一个个击毖到了波浪

滔滔浑黄的江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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